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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太陽神鳥金箔紀代品

展覽於10月24日舉行開幕典禮，主禮嘉賓包括中
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白雲翔教授、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賀剛先生、深圳市文
物考古鑒定所副所長李海榮博士、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助理署長（文博）吳志華博士、中大校長沈祖堯
教授、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所
長李熾昌教授、歷史系系主任葉漢明教授、文物館
副館長姚進莊教授，以及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主
任鄧聰教授。

尋找本土的根源，推動本地考古

是次展覽展出共二十多件鳳鳥文物和六件玉龍，
分別屬於新石器時代和商代的珍貴文物，包括國家
一級及二級文物商代皇后婦好的玉器，以及從未在
國內外展示過的鳳鳥白陶。考古學家根據近年考古
新發現，探索由湖南高廟至深圳咸頭嶺鳳鳥紋飾系
統的源流，這是二十一世紀中國考古甚至是東亞古
代思想史研究上重大的突破。中大中國考古藝術研
究中心繼去年的「華夏第一龍」展覽，今年以鳳鳥
為主題舉辦「鳳翥龍翔」展覽，寓意龍鳳呈祥，以
慶祝中大五十創校周年。
如果要破除香港文化沙漠的惡名，今次的展覽是一

個大好時機。是次「地下的中國—鳳翥龍翔」展是
「毋忘香港的根」系列第四個大型展覽。地下香港也
有無盡的寶藏，揭示龍鳳的歷史。1933年，香港大學
的一位神父在南丫島大灣發掘到了新時期時代的彩
陶。在南丫島上發現大約六千多年前有鳳鳥紋飾的彩
陶，還發掘出三千多年前的龍牙璋—香港有如此異
彩紛呈藏於地下的古老文化，令人驚喜。
而在以往的展覽中，中大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介紹了大學的考古研究如何從東亞的角度，重建七
千年香港古代文化的歷史。本年六月中大中國考古
藝術研究中心、澳門政府民政總署、中國社科院考
古研究所，以及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就港澳史前
輪軸機械的問題，共同舉行了一次國際性會議，對
中國以至世界科學技術研究的推進，亦在此展覽有
介紹。二十多年來港澳地區的考古發現，證明本地

古代文化非但不是一無所有，反而是遍地黃金。

空間立體化的信仰思維

龍與鳳，今日已經成為中國人吉祥如意的象徵，
龍鳳呈祥等詞彙的運用，見證㠥龍鳳從皇家帝王的
圖騰符號變為民間祈福願景的過程和社會變遷。然
則，今次中文大學的展覽，也從更為深刻的歷史起
源和比較角度，向參觀者展示了龍與鳳的差異。
龍，作為一種圖騰，實質上起源於中國的北方，

是北方中原地區的一種崇拜符號。而中國的古代文
明，往往以長江劃界—北方一馬平川，文化相
近；但是南方丘陵山地處處，河川眾多，原野茂
密，在一塊很小的區域之內，實際上就可能存在㠥
幾種完全不同的文化群體和生活形態。透過今次展
覽所知，龍的圖騰大約起源自八千年前，內蒙古東
拐棒溝和遼寧牛河梁出土的玉龍，是目前中國已知
的最早的龍與玉的結合。而湖南孫家崗的鳳鳥玉
佩，則已經有四千多年的歷史，是最早的玉鳳。而
東周以來，南方的楚國人，其對鳳鳥的熱愛便是情
有獨鍾。長江流域的居民，對鳳的崇拜，要高很
多。據文獻和考古分析，鳳作為一種神鳥的崇拜，
大約出現在八千年前的湖南高廟。
今次展覽，來自湖南出土的文物很多，從一個側

面印證了湖南與鳳的歷史淵源。一般認為，因為南
方的溫濕氣候與農業作業環境與北方大不相同，先
民對太陽的崇拜呈現出了一種空中化的趨勢，因此

會有神鳥的圖騰出現。而鳳，就是這樣一種符合南
方民俗信仰和農業生產環境的想像動物。因此，鳳
的崇拜，往往與太陽的崇拜相互結合，並且擴散到
東南亞地區。據悉，不少南中國以及東南亞地區出
土的青銅時代的銅鼓紋飾，便有飛鳥、太陽等圖案
要素。
空中的鳳鳥，水中的蛟龍，一南一北，構成了古

代中國人的圖騰崇拜體系。講求陰陽平衡的中國
人，後來將龍鳳比喻為男女，甚至上升為皇權象
徵，分別代表皇帝和皇后。對於古代甚少入水且無
法翱翔藍天的中國人來說，此種立體化的信仰體
系，也見證了中國文明的包容性。

重新改寫的珠三角文明史

其實不僅僅是香港，甚至連深圳的考古工作也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既然一般認為鳳鳥作
為一種崇拜圖騰，起源於中國的湖南地
區，鳳鳥又是中國南方文化的象徵，則
深圳、珠三角地區的古文明，也應當是
這一文化體系的一部分。
2006年深圳的咸頭嶺出土了三件距今

六千多年的白陶盤。從外觀上看，深圳
出土的白陶盤與湖南的湯家崗遺址的陶
盤很相似。出土的白陶，其原料除了部
分是用高嶺土之外，多用氧化硅、氧化
鎂成分為主的陶土，燒成之後陶器的表

面呈現出純白色或者帶黃的白色，為當時社會上較
為稀少的貴重禮器。
考古學家們因而認為，這種相似性便是一種文化

上的DNA，它從文物的角度驗證了深圳、珠三角地
區的古文明與長江流域的文明具有某種程度上的一
致性和相同性。因為珠三角地區的其它文物發掘也
驗證了這一點。
香港深圳的考古學家幾乎都認為，這些出土的文

物證明了珠三角地區的文明具有早期的土著性，是
文化起源和開拓的象徵，也是農業文明在這一地域
生根發芽的有力證據。從這個意義上看，嶺南地區
是不應該被視為南蠻之地的。
如今，這些文物都來到了香港中文大學，作為慶

賀中大校慶的禮讚，呈現給了市民，講述綿延不絕
的古代中國的故事。

作為一個全城盡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地方，澳
門的音樂盛典，免不了要和古跡發生聯繫。古
跡，不僅僅是用來保護的。在觀光大潮中，古
跡也可以成為傳遞文化色彩和高雅品位的工
具，從而將其從靜態變為動態。這就是澳門的
小城經驗。
內地自由行問題在香港吵得沸沸揚揚，規模

擴大還是縮小爭論不休。但是，面積比香港
細、人口比香港少的澳門，實際上面對自由行
的人潮，其壓力必定也不輕。不少人注意到，
來港遊客在本港完成購物和觀光之後，便前往
澳門。在旅遊文化的品質上，澳門確實比香港
操作得要好很多。而在澳門國際音樂節中，古
跡的利用，便是值得本港學習的一例。

觀光樂團排練

交響樂團排練，歌唱家們用美聲的宣敘調與詠歎調交
替奏鳴，如若在本港，一定是在某個劇場的排演大廳
中。基於保護著作權的考慮，未經許可，不得入內錄
音、拍攝，違者可能被檢控。
但是在澳門，前來參加第二十七屆國際音樂節的團體，

索性門洞大開—作為遊客，你匆匆走過，可能來不及欣
賞數天之後的正式演出，那麼，你就欣賞一下排練吧。拉
脫維亞國家歌劇院交響樂團今次前來澳門演出威爾第的

《安魂曲》。早在正式演出前，他們就已經在主辦方安排的
表演地點——天主教澳門教區玫瑰堂，進行排練。玫瑰堂
位於新馬路和大三巴牌坊之間，遊客眾多，且也是重要的
文物古跡，往來遊客，不管信不信教，都會走入教堂之中
領略澳門在華人社會獨有的天主教文化。以往走入玫瑰
堂，遊客觀看的是宗教藝術；如今走入玫瑰堂，保安會提
醒你：排練進行中，請勿大聲喧嘩。合唱、獨唱、輪唱；
獨奏、齊奏、交響，鼓號喧天。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的
藝術家們與民同樂——不穿西服、不打領帶，但是如同正
式演出一樣認真而賣力。如果你要拍照，只要不用閃光
燈，不阻他人視線即可。

一曲完畢，或許藝術家們累了。但是掌聲讓他們還得
繼續。動人之處就在於：這不是正式演出，你或許一輩
子去不了拉脫維亞，但是在這個東方小城，你有幸免費
欣賞到他們為你帶來的禮讚。而整個第二十七屆澳門音
樂節的表演，多數是在古跡中進行的。

官家地方也奏樂

官家地方，不是那麼嚴肅，門口也沒有哼哈二將式的
石頭獅子坐鎮。這就是澳門特區政府民政總署的風格。
這棟位於新馬路中央的建築，也是聯合國確定的建築古
跡，興建於十六世紀。此建築從最早的中式庭院到葡萄

牙宮殿，幾乎寫下了整個澳門的歷史。
剛剛結束的全澳書畫聯展就是在這裡舉行的。除此

以外，這裡也有其他展覽的規劃安排。不過，音樂的
力量是無窮的。面朝馬路的民政總署大門打開之後，
為了能夠讓往來遊人入內欣賞澳門不一樣的悠久歷史
和文化風情，據記者實地了解，澳門特區政府特地邀
請了本地的音樂演奏家，在民政總署一樓大堂之中進
行演出，以旋律來打動旅客的心靈，展現澳門文化沉
澱的異樣風情。
如此一來，遊人不僅可以在民政總署的大樓內欣賞

到各種各樣具有澳門本土色彩的藝術展覽，還能夠有
音樂為這樣的人文旅程助興，確實是超值的享受。

可借鑒的他山之石

澳門街較為狹窄，但是人口密度與單位人流量，則絕
對能夠全球冠頂。小城市如何進行旅遊觀光業的行銷，
在招攬來大批遊客的同時也能夠保證旅遊的品質，至少
從音樂和古跡運用的角度看，澳門政府的措施較為成
功，算是可以借鑒的他山之石。
越是在人流量大的暑期，旅遊的疲憊感越發強烈。而

音樂對心靈的淨化作用是非常正面的。如果旅遊觀光之
中，文化因素太過稀少，淪為購物的代名詞，則必然導
致各種旅遊糾紛層出不窮。香港的古跡並不少，未來如
何運用、活化，則拭目以待。

尋覓南中國圖騰崇拜的起源和演進

—香港中文大學「鳳翥龍翔」展側記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以鳳為校徽。鳳一直被認

為是中華民族最具代表性的象徵之一，過去經學、

史學、神話學對鳳鳥的解釋多不勝數，但始終未能

具體展示早期鳳鳥的神秘面貌。為慶祝五十周年校

慶，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中大歷史系、中國文物交流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

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深圳市

文物考古鑒定所攜手舉辦「地下的中國──鳳翥龍

翔」展覽，從考古學角度展示華南地區八千年前鳳

鳥的起源故事。是次展覽在中大文物館舉行，展期

將一直延續到明年的3月2日。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古跡中的旋律盛宴——澳門觀光背後的音樂行銷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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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左四）與嘉賓為展覽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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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丫島出土的彩陶盤

■距今七千多年的湖南桂陽白陶罐。 ■深圳咸頭嶺圈足盤


